
夏天正式進駐梵德雷，蟬聲高漲在茂盛的樹叢，此起彼落，而在這樣炎熱的夏日裡，軍國人民的

心似乎也浮動著。 
 
那是女王最新的諭令－無條件釋放第三十六次海陸戰爭的戰俘。 
 
在軍營得知這個消息的他，第一時間是感到開心的，但隨即又因其中的爭議而皺眉。 
 
他一直以來都不贊成抓戰俘這件事，因為這樣的做法是不公平而且殘忍的。 
在戰場上縱然互相廝殺，但那是不得而為之，當軍人下了戰場，便與其他平民無異，不應該把戰

爭的沉重加諸於單純的個體上，要戰俘背負著一個國家的失落，讓他們的生命成為談判的籌碼，

根本是對給予生命的女神最大的恥辱，也許終其一生那人再也無法走出這樣的陰霾。 
 
戰爭的開始本來就是一個最大的錯誤。 
但在這頹圮的年代，如此突然的改變並不是能被輕易接受的...... 
 
而且以身為軍人的立場來看，他們在戰場上失去無數的同胞，經歷多少痛苦，受到的傷害又怎麼

可能在短短幾個月平復？女王卻選擇在這樣的時間點下達這樣的指令，這對他們而言無疑會是

一顆震撼彈。 
 
「已經是時候了嗎.....」微微嘆了一口氣，他將公文放回桌面，走出專屬他的辦公室。 
 
如他所料，這個消息一出來果然立刻驚動了軍團。 
軍團上下因為對於指令的看法不同而吵成一片，甚至有人大打出手。 
 
眉頭微皺，他一改平常溫和的笑容，神情嚴肅的走到軍團前方。 
突兀的身高讓軍人們注意到團長的到來而停下原本的動作。 
 
吸一口氣，他緩緩開口，語調平穩，卻不乏穿透力： 
「你們待在這裡的目的是什麼？又為什麼成為軍團的一分子？」 
 
短短的問句讓士兵們因疑惑而沈默下來，八禾看向身旁的一個黑髮軍人並示意對方回答。 
 
「報告，因為要養家活口！」黑髮軍人沒有絲毫猶豫，直截的答案引起同寮發笑。 
 
但他只是點點頭，要剛才笑的最大聲的人也回答相同的問題。 
 
「報告團長，我是為了打敗敵軍才加入軍團的！」眼神閃爍著光輝，那人有朝氣的回覆。 
 
接著他又要一些士兵回答相同的問題，答案不外乎是繞著「為了榮耀」、「為了生計」、「為了保護心

愛的一切」，當然也有少數的答案是「為了報仇」。 
 
「我們聚在這裡的原因聽起來似乎都不相同，但其實我們大部分都在追求同樣的東西－那就是和

平。」他緩步走回中央，語氣低而緩和，每個字卻清晰的讓人無法忽視：「沒有和平，活著都是痛苦



，根本無法顧及生計；沒有和平，國家敗亂無章，永遠不會有榮耀；沒有和平，我們所重視的一切，

都可能在下一秒灰飛煙滅。」 
 
「我們都渴望和平的到來，既然如此又為什麼反對女王想要追求和平的旨意呢？」 
 
「在和平面前，戰爭一定是最後的考量；為了和平，我們不應該排除任何一種可能的嘗試，縱使它

讓人感到不安，讓人感到憤怒，也不希望因為個人的仇恨和偏執而阻礙國家能更好的機會。」 
 
「我們不需要戰俘作為籌碼使我們有更高的發言權，因為即使站在一樣平等的地位，我也堅信我

們有能力保衛國家，而女神也會永久的支持范德雷，總有一天黑夜會退步，一定能看見和平的曙

光。」 
 
頓了頓，他轉動視線，幾乎將每個軍人都掃視一遍。 
「在場的各位多數都已經參加過戰爭，也知道在戰爭中我們失去很多東西，所以才會產生仇恨的

情緒；但是相同而言，當為了仇恨而引起兩國開戰時，只會讓我們失去更多，並不能填補已經造成

的傷痕。」 
 
「相信我們都有判斷事情正確與否以及輕重緩急的能力，大家從進來軍團時，就應當做好這樣的

覺悟－為國家奉獻一切，不只是生命，還有精神。如果連我們都無法支持國家的指令並貫徹執行

，如何讓其它國家敬重我們？如果連我們都不能團結一致，如何在國家需要我們時挺身而出？」 
 
「這次的行動並不是一個人能完成的，我需要你們，人民需要你們，國家需要你們。既然身為軍團

的一份子，我希望你們能暫時放下心中的情緒，全心全意協助軍團完成送回戰俘的任務。」 
緩了緩語氣，他望向一些表情仍充斥著不滿的軍人，接著說到：「無法冷靜參與的人我不勉強你們

一起參與護衛，但你們要知道，沒有國、就沒有家。這次的行動對兩國都意義重大，很有可能影響

國與國之間的信任－會造成更深的裂痕還是往和平的方向邁進，誰都無法預測。」 
 
「這只是一個開始。我國選擇先釋出了善意，但對方會不會接受，會如何回應，又對此做何感想，

並不是一方就能操控的。我理解你們的質疑和疑惑，但這並不是你們必須花費心思煩惱的。作為

軍人，忠誠和服從才是第一要素，希望各位可以將自己的初衷銘記在心。」 
 
在離開之前，他忽然想起什麼而再次微笑地看向軍團的成員：「當然，並不是強迫你們接受我的說

法，有任何的疑惑或者是有建設性的意見都歡迎直接到辦公室找我討論。以上宣達完畢，各位可

以繼續進行剛才的動作了。」聲音微微一沉，他歛起面容：「在此也提醒各位，不要以身試法，如果

在本次任務期間軍團內部發生動亂，絕對嚴懲。」 
 
踏著平穩的步伐離去，他望向和眼瞳一般湛藍的天空，那無法直視的艷陽仍然耀眼奪目。 
 
所有反對的一定都有他反對的理由，如果依照每個人不同的標準去衡量永遠都無法取得共識。 
 
自己的理念也許過於理想化，想追求的也不過是那單純的和平，現在能做的，就是盡全力讓理想

更接近真實，不管中間的過程會有幾次失敗，只要知道自己最初要的是什麼，能一心朝著那個目

標邁進，就不會感到遺憾。 



 
至少，他是這麼相信著的。 
 
 


